
A10-11

2017年11月27日 星期一
编辑：刘雨涵 美编：许雁爽 组版：刘淼文娱

本报记者 黄体军

26日，畅销书作家大冰在
山东书城举办新书《我不》签售
会。《我不》依旧讲述真实的“江
湖故事”，“我笔下关注的是天
涯海角最普通、最平凡人的故
事和思想情感，我喜欢讲别人
不讲的故事。”

大冰面对媒体的采访显得
分外平静：“人们习惯于称我为

畅销书作家，2016年我还获得
了年度畅销作家奖，但我其实
走的是‘反畅销书’的路。”大冰
以《我不》为例解释，“这本书从
销量上看已突破200万册，是畅
销书，但从素材上讲，我写的并
不是一般畅销书写的都市情
感、励志、心灵鸡汤等。”在《我
不》中，有十年如一日坚守藏
地、为藏民基础教育尽一己之
力的书店老板老潘；有浪荡洒

脱，散尽家财救助灾区、带重病
母亲游历世界的浪子大洋；有
木讷寡言对绝症女友不离不弃
的歌手蠢子……至于为什么给
书取名《我不》，大冰的理由是，

“我觉得这本书的每一个主人
公都在对命运说不。他们因不
而不同，乃至不凡。”

对目前集主持人、民谣
歌手、作家等多重身份于一
身，将来会往哪个方向发展

的问题，年近不惑之年的大
冰坦言，目前并没有一个主
攻方向，他坚持“平行世界，
多元生活”的原则，“我倡导
既可以朝九晚五，又能够浪
迹天涯，请读者千万不要只
记住后半句，而是要处理好
这两者的关系，我反对任何
盲目的走极端的生活。”从
2013年出第一本书《他们最
幸福》，到2017年的新书《我

不》，大冰已出版了五本书，
每本销量都在百万册以上，
其火爆程度完全算得上是大
IP。但面对当下 IP改编的热
潮，大冰表示暂不考虑将自
己的作品影视化。“目前的IP
影视作品泡沫太多，当下我
只想把更多的故事讲给读者
听，更多地向社会传达善意，
希望那些曾经温暖过我的故
事，也能温暖每一位读者。”

在国内院线公映的《嘉年
华》，作为华语片的独苗参加今
年第74届威尼斯电影节主竞
赛单元后，最近导演文晏终于
凭借该片获得了金马奖最佳
导演奖。

在《嘉年华》中，导演文晏
用细腻入微的女性笔触，讲述
了未成年少女被性侵后的遭
遇，不同阶层背景的人物对性
侵一事的态度和反应，也是今
天社会风气和价值观、世界观
的折射，进而引发对整个社会
女性生存状态的思考。对中国
社会各个阶层的展示中，作为
事件关键人物、这起性侵案的
主犯，尽管观众可以感受到其
触角无处不在，“刘会长”却自
始至终未在片中亮相。事实上，
导演关注的不是犯罪和犯罪者

本身，而是那些生活中看起来
一切正常的普通人，他们在事
件中应该担负起怎样的责任？
面对少女成长中可能遭遇的侵
害和危险，社会和相关人士又
该有哪些反思？

这也是关于女性的集体写
生，包括一些配角，她们的经历
超越了个体属性，是当下女性
都可能有的遭遇：生活在单亲
离异家庭的小文因缺乏监管被
坏人侵犯；黑户的小米挣扎求
生却被身份证问题所纠缠；离
婚的小米妈妈有着中年女人的
空虚；幸好，还有懂得用法律武
器帮助她们的正义律师……

《嘉年华》用女性视角审视一个
女人没有太多选择的世界，同
时又不止于悲观，影片结尾巧
妙又充满隐喻的画面给出了未

来的觉醒和希望。
儿童性侵是一个严肃和沉

重的话题，它不仅需要有批判
现实的勇气，还需要有作为电
影表达的艺术技巧。如果发生
在西方，导演镜头下的故事大
约会是言辞激烈声讨法律正
义的基调，然而，当它发生在
中国当下特定的语境下，就决
定了这个无比写实故事中的
某些荒诞存在。本该严重的真
相变得不重要，孩子们受到的
伤害不为大家关注，法律是否
伸张正义也无关大碍。人们从
金钱实用角度衡量利益最大
化，在现实考量和追究法律责
任之间，家长们宁愿选择妥协。
从这中间，我们看到的是社会
和人的价值观的颠倒、匪夷所
思的态度和行为，因为人们的

接受而成为一种见怪不惊的社
会常态。

影片并没有愤怒或者用力
表态，而是举重若轻，以淡然的
日常生活姿态呈现出人的精神
状态，所有揭露都隐遁在表面
平静的镜头下，观众却可以从
只言片语中感受到暗流涌动。
没有大惊大澜，没有任何炫
技，整体叙事流畅而成熟。极
简写实风格在一些人看来也
许过于平淡缺乏创意，然而，故
事内核和影片风格吻合形成照
应，正是影片的克制成就了它
的力量。

值得称道的是，影片并没
有对题材的投机，无论是针对
女性还是社会问题。极具电影
感的镜头语言聚焦主人公，不
动声色地融入了对今天社会的

关照，就像在西方象征纯洁的
婚纱，被年轻的新娘们租来一
次次穿上，用拍照留住短暂和
刻意的浪漫。伫立在海边的性
感玛丽莲·梦露巨幅雕像，是电
影宣传海报的主体，影片中更
是隐喻十足地多次出现。

面对突变和命运的碾轧，
女性多是选择在男权世界里承
受和妥协。然而导演依旧保持
乐观，影片结尾仿佛一缕阳光，
虽然不知道等待的前方会有什
么，小米拒绝接受命运的安排，
驾驶摩托车再次上路。极具女
性标识的象征雕像，因为梦露
的裙子太短有伤风化而被拆
除，在被运走的公路上和驶过
的摩托车上的小米最后一次擦
身而过，留给我们的是无尽回
味。 （刘敏）

《嘉年华》探讨性侵背后的现实社会

用女性笔触
为孩子发声

作家大冰济南签售新书《我不》

不不卖卖““鸡鸡汤汤””，，讲讲述述真真实实““江江湖湖故故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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